云何修？云何行？

果煜法師

云何為「修行」

前言：略對前所說的而作整理

這次禪修活動，我本來不講開示的；不過前幾天還是講了一些。所以今天，就對「前面所講」的，來作個總整理。但所謂「前面所講」的，卻不限指這次，在前年、去年所講的禪修開示中，乃有一貫的主題。

如前年講的是：心理學家馬斯洛於《動機與人格》中，乃謂生命中共有五種層次的需求：從資生受用，到安全感、歸屬感、成就感以及自我實現。去年講的是：輕鬆過生活、典雅過生活、禪悅過生活以及法喜過生活。而這次所講的，不管是禪定，還是參話頭，其實都貫穿著一個主要的課題：云何為修行？

這個問題如問其他的人，他們很可能就會直接告訴你：「修行嘛，每天作早晚課！」如果真是這樣子的話，那我就是很不用功的人。也有的人會說：「修行嘛！就是誦經、拜佛、禪坐，甚至是止觀、默照、參話頭！」所以今天，大家都「特地」來此修行─意思是：回家就不修行了！

但就我的觀點而言，卻只能說：真正的修行，卻不在這裡。為什麼呢？這些，乃為修行作準備功夫而已！於是乎：云何才是真修行呢？

且先回歸「修行」的定義：

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得先回歸「修行」的定義。在我印象中，早期從印度翻譯過來的經典，很少直接用到「修行」這名相。不知道在中國，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引用的。而現在用慣了，所以大家開口閉口都說要修行。但如追根究柢地問：為什麼說是「修行」呢？又常張口結舌地說不出所以然。依我的理解，且定義如下：

1.修理行為，使歸向真善美．解脫自在．福慧圓滿；而行為，乃包括身口意三行。
第一種定義，簡單講：修行，就是修理、修正我們的行為，而使我們能趨向希臘人所說的「真善美」。如以佛法來講，是趨向於解脫自在－這是原始佛教所強調的。或趨向於福慧圓滿─大乘佛法所強調的。

而行為，詳細地分，又包括身行、口行和意行，也就是所謂「身口意三業」。從修治、調理身口意三業，而使我們歸向於真善美，或解脫自在、福慧圓滿，這就是修行也。

2.愈修愈行

第二種定義，更誇張地說：就是愈修愈行。這乍聽起來，似很高興。但事實上，焦點反而更模糊。因為說了老半天，我們還是不會修行。

3.修治、調理「行蘊」

第三、才是我個人的定義：主要是修治、調理「行蘊」。眾生有五蘊–色受想行識。而修行，重點在：修治、調理「行蘊」。為什麼呢？首先對五蘊，作一番瀏覽：

色是指這個色身，外道有很多都是在修色身的。當然我們也不否認，色身的健康對修行，還是有影響的。但色身的健康，還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目的。所以重點，不在修色。

受是指我們的感官。不管是前五根，還是意根，於根對塵時，就有了觸受。故事實上，只要眼睛一睜開，就有觸受；而且這觸受，還都是隨直覺而有的。所以，要在受上作功夫，並不是那麼容易也。

至於想蘊，其定義是：記憶、思惟和判斷。所謂記憶，並不只是把現有的印象記進去，且包括把過去的印象顯示出來。比如：看到一個人，首先判斷：這是我熟悉的人。於是就把跟這個人有關的檔案翻出來對照，結果：髮型不一樣了。或者變胖、變瘦了，氣色不好等。
然後，再思惟、判斷：為什麼氣色不好？是工作太累了嗎？還是剛跟別人吵過架？等等之類，都是想蘊。

云何為「行蘊」？

行的話，是指意志和抉擇。當我們對一個境界，透過一番思惟後，就會為之作一個抉擇。抉擇什麼？取或捨！更簡單的說：是要或不要？當然，要又有很多複雜的要法；不要也有很多複雜的不要法。於是透過抉擇後，便產生相關的行為。行為，既包括口業，也包括身業。

意志與抉擇，或者為第七識。

所以行蘊，就是意志跟抉擇。如我們再對照唯識學的講法：色就是身體；受雖廣義地說，乃六根對六塵都有受，但事實上，卻偏向前五根的受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第六根的受，乃含在想蘊中。至於想的話，很明確是指第六識的作用。到最後，受想行識的識，當是指業識，或唯識學所謂的第八識。因此受想行識，即是唯識學上的五六七八識也。

因此「行蘊」，對凡夫眾生而言，即是指「以自我為中心」而作的抉擇與行為。

故行蘊一對照唯識學，即是第七識，或稱為「末那識」；而末那，即是染污之意。為什麼染污呢？因為第七識，就是以我執為中心，而產生的思考方式。從我見而產生我愛、我慢，並依此作為抉擇的標準。用現代的說法，即是「自我中心」也。

因此「行蘊」，對凡夫眾生而言，即是指「以自我中心」而作的抉擇與行為。既以自我為中心，便不免是造業、煩惱、生死的根源。

所以乃以能轉化．消融第七識，而能作「與法相應的抉擇與行為」為修行。

所以，為什麼要修行呢？就是要把行蘊轉化，或者消融。在消除自我中心後，才能作與法相應的抉擇、與法相應的行為。故修者，既說調理、修治亦可，說轉化、消融也都行。因為重點乃在：轉化、消融第七識而已！

消融第七識，在《楞嚴經》乃稱為「六解一亡」。

所以消融第七識，才是修行的重點；在《楞嚴經》裡乃稱為「六解一亡」。所謂六解者，是說：修行當從六根去著手也。至於一亡呢？第七識已消融，即是「一亡」也。

所以，雖很多人說：《楞嚴經》的主旨大意，乃「捨識用根」爾！但我覺得還不如用「六解一亡」來得更直接、更明確。因為目的很明確：就是得消除自我中心。

所以簡單講：何謂修行？從消除自我中心，而去作更明智的抉擇，去作更淳善的行為。

眾因緣生法：

於是乎，為達這目的，首先需要：正見與正思惟。從聞思中建立。

但要具備眾因緣，才能達到這目的。而眾因緣中，首先要有正知見─因為若無正知見，便很難脫離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。其次，有了正知見後，才能依正知見，而作正思惟。

然云何有正見、正思惟呢？從聞思中得也！

其次，要有靈敏的返照能力，以免被業障習氣所牽。

從修定中察覺。

其次，關於正見、正思惟，有的人講會講，但碰到境界就忘掉了。因為定力不夠，所以碰到境界時，就被習氣、業障帶走了。

所以，我們還要訓練自己有非常敏銳的覺照能力─若動心起念，馬上就能返照：這是與法相應，還是與法不相應？若不相應，便得馬上制止或修正。

而這靈敏的覺照能力，要從那裡修呢？從修定去培養。修定，我那天已說，表面上似為了訓練專注的能力。但專注，其實只是敲門磚；由此更能培養我們對妄念的覺照能力。故訓練好的話，只要一動心起念，馬上就能覺察：我現在正在想什麼？並加以判斷，這跟法相不相應？這樣才能作出更明智的抉擇。

第三、也要有世間豐富的知識與經驗。

我說的抉擇，不只是抉擇：當怎樣修行？更得抉擇：當怎麼過生活？我們活著，不管是各位居士或出家眾，都得面對很多境界的。所以事實上，我們從早上到晚上，時時處處都要作抉擇。且這抉擇，只有佛法的知見，其實是不夠的。比如有人病了，要怎麼照顧他？以照顧病患，是一種相當專業的技術；故不是心存慈悲，就能將病患照顧好。甚至欲作硬體建設，則需要更專業的技術才行。

所以如果不具世間豐富的知識跟經驗，在芸芸事務間，要作一個很好的抉擇，我認為是不可能的。我們不要盲目相信，一個開悟的人，出了禪堂，就能操作電腦，就能診病開藥。雖很多人還是一廂情願地期待著，但我寧可相信那是神話。

第四、要能沈澱與統合，才能作出更明智的抉擇與更淳善的行為。

對於較複雜的問題，還要有充裕的時間，去作沉澱與統合。因為小問題，用腦袋想一想殆就夠了。而大的問題光用想的，力道不夠；還得有更充裕的時間，先搜集足夠的資料，再讓它們慢慢沉澱、結晶，效果才會更好。

尤其，經過幾天的禪坐後，靈敏度、統合能力一定會比以前好很多。這時，雖不刻意去作統合；卻自然能呈現出更明智的抉擇。

第五、作過後，再檢討改進。精益求精．好求更好。如正反合所說。

第五，作過之後，不是就不要分別了，還是要檢討改進的。所以禪宗常常講不分別，其實害人的時候居多，弄得一些人糊裡糊塗過日子，還自標榜為「有修行」。做好了，還要求更好，精益求精，這也絕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。就像任何一種科技產品，都是經一次又一次，一代又一代，不斷地改善，才能趨近成熟。同理，我們的觀念、心態也得經過千錘百鍊，才有辦法更精深博大，或者自在圓滿。

所以，既不斷地萃取佛法的知見，也不斷地吸收世間的知識學問，然後再透過禪修，甚至透過參話頭的方式，讓它不斷地過濾再過濾，沉澱再沉澱，結晶再結晶。

總之，是想而後能行，非不想即能行。當然想，是眾因緣生法，而非單純地想一想而已！

所以，我偏向的修行方式，是想而後行，而非不想即能行。因為事實上，以我目前的程度，不能擔保：我可以不用思考，憑直覺就能作出很好的判斷。我經常都是想了再想，才能確認。當然這個「想」，如前面所說，是眾因緣生法，而非片面地想一想而已！

受而不想的修行方式

既非原始佛教的禪法，也不適用於當今社會。

而只能存用於單純封閉的生活中：長年閉關或叢林中。

所以，我對不思惟的修行方式，非常懷疑。第一、它不符合原始佛教的禪法，這前已說過了：既八正道的「正見」、「正思惟」，是從「聞思」入手的；後面的「正念」也是有念，而非無念也。

第二、這種不思惟的修行方式，不適用於當今社會。因為當今社會，既複雜又變化得快；如果只放任不思惟，是無法去應對的。

故「受而不想」的修行方式，只能適用於單純封閉的生活環境中。如果你有福報，可長年閉關，殆可不用思惟。或者如生活在西藏那種地方，他們不用修定，定力都會比我們好。因為真要他們打妄想，還不知道該打什麼妄想哩！因為每天看到的，不是天地，就是牛羊；連能看到的人，都很少。甚至人，遠遠看過去，竟跟一棵樹差不多─那邊沒有大樹，頂多有些灌木吧，故能打什麼妄想呢？

事實上，中國這種不思惟的修行方式，也有它的背景。因為中國禪宗，大部分是住在山上而過叢林的生活。雖然每個人也都有執事，有的做飯頭、有的做園頭。但比起當今社會，還是非常單純、封閉。

其實南傳佛教也有類似的修行方式，只要六塵境界一現起，即得立刻煞板，而不可繼續分別。記得多年以前，我去馬來西亞講課。因為馬來西亞佛教，既受北傳的影響，也受南傳的熏習。

以我跟繼程法師還算熟，所以他就調侃地說：「南傳的修行方式，殆只能在山林中過活；飯既慢慢吃，路也慢慢走。如果回到文明社會，你看會怎樣呢？」我說：「飯慢慢吃，還沒吃飽，已被搶光了；路慢慢走，還沒過馬路，已被汽車撞死了！」

甚至這種「受而不想」的修行方式，因為易形成封閉、孤陋、僵化，反當稱為「小乘佛法」矣！

問曰：云何才是大乘的風範？

答云：於對境中，去提昇迴向，以作出更明智的抉擇。既能內相應於解脫自在，外達成於福慧雙全，才是大乘的風範也。
然在想行間，還要有充裕的時間，作準備與醞釀。

所以修行是：既受而後想，更想而後行。但這「行」，是正行，而非邪行。云何為正行？依正見、正思惟，而作的抉擇，便是正行；至於以自我中心而作的抉擇，便是邪行。

甚至不只「三思而後行」，而是當如冶金般千千錘百鍊。

在《論語》中有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聞之，曰：再，斯可矣！」孔子的意思是：不用想得那麼仔細，只要想一、兩次就夠了嗎？當然不是！因為想幾次？這還其次；而你是用什麼前提去想，這才是關鍵。若以自我中心為前提，殆愈想愈錯爾！

反之，雖能不以自我中心為前提，而作思惟；在面臨重大抉擇時，也非只想一、兩次就夠了。而要像冶金般地千錘百鍊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、抉擇。有時候，自己想的還不夠，還要請問很多專家，才能作出更明智、更圓滿的抉擇。

或問：在這迅捷快變的社會中，那可能有這麼充裕的時間？

答云：當未雨綢繆，而非臨渴掘井。反應得快，不只思考會不周密，且常被業習牽著跑。

因很多問題的發生，不像大地震，一下子就掉下來。如有一天，老闆竟說：「明天開除你！」或「明天派你到大陸去！」你才覺得天旋地轉，這怎麼可能？那你就太笨了。事實上，老闆會作這樣的決定，一定是淵源流長的。

故對一個有智慧者，乃早就想好應對之策，等著事情的發生。甚至未來的變化，還可能有A、B、C…等幾種狀況。而且更能針對每一種狀況，作好沙盤推演；所以才能游刃有餘。

在愈迅速變化的社會裡，這種「預見」的能力，就愈重要。如很遠就預見了，那準備的時間就很充裕。如快要近前了才看到，那緩衝的時間就很少。如等被搥了，才想反應，那當就來不及了。而這「預見」的能力，乃跟我們的觀察能力、思惟能力，有相當關係。如太封閉、孤陋，便無法養成此「預見」的能力。

總結

最後，且以《維摩詰經》的一段經文作總結：譬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華。卑濕淤泥，乃生此華。
大家都知道：蓮花最可貴的是，能「出淤泥而不染」。故修行的可貴，不在於能離境而得自在─我不要的境界都掃一邊去，那你當然就很自在了－自己在，我執也在。而是能於面對生活中、面對境界中，證自不在－自己不在，才能真自在。從消除自我中心，而能作提昇與淨化。就像蓮花一樣，要在淤泥中才更凸顯出其淨潔與芳芬。

故真正的修行，是要在面對境界中去鍛鍊的。所以，我們聽經、聞法、禪坐，甚至默照、參話頭，乃都只是為修行而作準備功夫而已，待面對境界時，才開始修行也。

所以，各位今天到這裡來，不是修行，而是作修行的準備。待回家之後，才開始修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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